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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借助其浪漫实验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构建了一个超验世界，

小说中所展现的三个梦境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父亲借助梦境找到自己的爱人，儿子亨利希在梦境的指

引下，最终找到爱人并抵达诗的国度。本文以父子二人梦境图像为切入点，探讨梦境叙事对于深化小说

浪漫有关爱、诗和还乡主题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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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y German Romantic poet Novalis constructs a transcendental world by aid of dream im-
ages in his novel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in which the three dreams presented in the novel have 
a strong narrative function. The father finds his lover in his youth with the help of the dreams, and 
the son, Henrich, is guided by the dreams to finally find his lover and arrive at the land of poetry. 
This paper takes the dream images of father and son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dream narratives in deepening the novel’s romantic themes of love, poetry and return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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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梦是人在睡眠中停止某一阶段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发性的心理活动。在此心理活动中

个体身心变化的整个历程，称为做梦。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以伪装形式出现的被抑制的欲望的满足，

是人潜意识欲望的表达和实现，是一种有意义的心理活动，是一种精神现象。同真实的梦不同，文学中

的梦远没有那样复杂，其中的隐喻是明确可读的[1]。梦的隐喻必然地与作家的创作动机保持一致，作家

或诗人在创作时，“从梦的‘隐意’出发，寻找符合表达梦境效果的‘显意’元素，并按照自己的意图

选择和组织语言对象”[2]，再通过叙述将自己的动机表达出来。在这个通过文本还原梦境的过程中，创

作者述梦的原始动机被隐藏在字里行间，但梦境叙事无论是对人物形象还是作品结构，甚至是对作品主

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在其诗化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以下简称为《奥夫特尔

丁根》)以主人公亨利希的蓝花之梦为开端，叙述了亨利希的成长过程。小说并未沿袭传统成长小说中主

人公亲身经历冒险和学习从幼稚走向成熟，而是以诗为主题，通过梦境向主人公展现了奇幻世界。此后

亨利希对梦中蓝花念念不忘，他跟随内心踏上旅程，找到了爱人和爱人所幻化的蓝花，并成为真正的诗

人。小说共有三处描述梦境：开篇亨利希的蓝花之梦、父亲向儿子述说自己年轻时在罗马做的梦、亨利

希到达奥格斯堡结识玛蒂尔德之后做的白日之梦。梦的语言充满想象且极具建构能力，小说正是通过梦

境叙事构成其“显意”的梦境图像，表现关于爱、诗与还乡主题的原始动机。作者笔下的梦成为连接诗

意的超验世界与小说现实的重要媒介，梦对整部小说意义非凡。 

2. 梦境叙事表现爱 

小说开篇即以全知视角详细描述了亨利希的蓝花之梦，具有极强的空间特征。因为梦被母亲的声音

打断，亨利希在梦中并没有看清楚蓝花中的面孔，这为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伏笔。这种具有空间

特征的梦境叙事不仅仅渲染了浪漫文学视角下梦境的神秘氛围，更为了引发父子二人对梦境的深入讨论。

此后，父亲向儿子叙述自己年轻时在罗马做过的梦。父子二人的梦有许多巧合之处，诺瓦利斯有意将父

子两人的梦境经历安排在施洗约翰节(即每年 6 月 24 日，为纪念基督教施洗者约翰的生日而设，这一天

同时也是民间为纪念夏至日而定的“仲夏节”)。据图林根曲弗霍尔泽一代的传说，这天蓝花盛开，这天

晚上人会获得同自然交谈的神力，甚至可能会进入魔幻世界。传说夏至夜又能预知未来，所梦之事皆可

实现。小说第二部所述内容正是对这个诗意、超验世界的直观描述。 
父亲年轻时在罗马做的一个梦驱使着他去向奥格斯堡的爱人求婚，多年后父亲告诉儿子：在梦中，

“我看见你母亲站在我面前，目光亲切而羞涩(第 40 页)”[3]，“我随即醒来，感觉自己被强烈的爱情所

打动(第 40 页)”。在儿子的梦中，亨利希看到“(蓝花)中间浮现出一张娇嫩的面孔(第 36 页)”。同样是

在奥格斯堡，亨利希遇见并爱上玛蒂尔德之后，他发现梦境中“由花萼构成并俯向他的面孔正是玛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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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天仙般的面孔(第 108 页)”，亨利希随即喊出“我愿为玛蒂尔德而生(第 108 页)”的誓言。父子之梦最

大的巧合就是梦中爱人的浮现，他们都通过梦境获得爱的体验，并最终找到爱人。 
对亨利希而言，爱人玛蒂尔德是“诗的感性的化身”[4]，在这里“爱被塑造为认识的最根本契机”

[5]，亨利希因为获得了爱，因此也就认识了诗。于诺瓦利斯而言，爱具有唤醒一切的力量，爱向亨利希

揭示了最神秘和最奇特的存在，“你的爱会将我引入生命的圣地，引入心灵最神圣的地方(第 118 页)”。

诺瓦利斯笔下的爱是亨利希“走向内心”的最重要一步，正是爱激发了亨利希内在的诗人天性。 
梦境叙事所构建的图像中充满了爱的隐喻，甚至在采矿人故事、亚特兰蒂斯童话中，“爱欲化”[6]

倾向弥漫整部小说，爱成为这部浪漫小说的一个主题，梦境、传说、断片、童话合力表现这一主题。在

所有这些表现手法中，梦境叙事具备独特的建构功能，借助梦境神秘、自由和充满预示性的特征，为主

人公建构了超验的时空世界，它独立于小说现实而存在，其最大特点就是奇异和神秘，最大的魅力在于

爱。 

3. 梦境叙事展现诗 

小说开篇亨利希回忆异乡人讲述的关于宝藏和蓝花的故事，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发展，亨利希随即进

入梦乡，他梦见“远方，荒芜而陌生的地域”，又梦见自己“死去又复返”。亨利希提给自己的问题—

—“谁会对一朵花怀有如此罕见的渴望(第 34 页)”，在父亲这里得到肯定的答案：年轻时的父亲“跟现

在不一样(第 38 页)”，他在罗马做过一个梦，梦中见到一朵花时，他的“心情无法形容(第 40 页)”，梦

中老人提醒他已留心并采下“一朵蓝花(第 40 页)”，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花丛中度过的(第 155
页)”。梦境成为父子二人获悉自己人生关键性转折的方式，“蓝花”构成了父子二人梦境的最大关联。

诺瓦利斯小说中蓝花中浮现出爱人的面容，蓝花是爱与诗的象征，采到蓝花即获得爱，获得爱则成为诗

人。谷裕教授在论及蓝花的原型时也也指出，它来自不同传说、童话和民间故事，而并非诺瓦利斯的发

明。尽管如此，蓝花最终成为后世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指称，足见其丰富的隐喻性。 
亨利希的父亲在年轻时“具有一个伟大雕刻艺术家的天分(第 152 页)”。但是“现实世界已经在他身

上深深扎下了根(第 152 页)”。他没有在施洗约翰节傍晚再去见那位老人，也未能进入最高世界，因而得

出“梦境即泡影(第 37 页)”的结论，甚至规劝儿子“把心思从这些无用而有害的玄念上移开(第 37 页)”。

同时父亲又向儿子描述了人类远离上帝的痛苦时代：人“不能和天国直接交往(第 37 页)”，人与自然的

统一被割裂，“他心中闷闷不乐，……他似乎缺少了什么……他常常觉得世界多么空虚(第 153 页)”。对

于父亲来说，现实和当下始终是他无法跨越的障碍，他也只能在现实中感叹天国的逝去。随着对梦境经

历的渐渐遗忘，父亲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天分，成为务实手艺人。 
一方面，父亲是诺瓦利斯极力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父亲的讲述向亨利希宣告诗

之国度的真实存在。按照诺瓦利斯的历史哲学，他将全部人类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

来。处在两端的时期(即过去和未来)才是“黄金时代”，即过去的“黄金时代”和未来的“黄金时代”。

在诺瓦利斯看来，历史肇始于“黄金时代”，还将终结于“黄金时代”，第三个阶段并不是第一个阶段

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水平上的复归。如果说过去的“黄金时代”的特点是人(精神、心灵)与自然

的统一；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否定了这种统一，即将人和自然分了开来；那么第三阶段的标志则是复归和

恢复统一[7]。父亲口中的“天国”指的正是过去的“黄金时代”，诺瓦利斯通过梦境叙事所展示的则是

未来的“黄金时代”，爱与诗是其主要构成。 
亨利希天生善感而勤于思考，“具有诗人的天赋(第 45 页)”，对梦境和奇异以及一切神性之物怀有

虔敬之心，在他看来“梦是对千篇一律的生活习惯的一种防范，是被束缚的想象的自由恢复……如果没

有梦，我们一定会未老先衰……不妨把它当成一个神的恩赐(第 37 页)”。关于梦的讨论被置于历史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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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梦成为人类情感与超验世界取得联系的关键。对亨利希来说，梦“像一只巨轮嵌入了我的灵魂，

驱动它并使它强烈震荡(第 38 页)”，梦境图像向亨利希开启了超验世界的大门，梦境叙事推动小说情节

的内在发展，催熟了亨利希的内在诗性。 
诺瓦利斯曾大胆指出：“我们梦想着周游宇宙——宇宙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精神

的深邃——神秘的路通向内心。除了我们内心之外，别处没有永恒性及其世界——即过去和未来”[8]。
诺瓦利斯安排亨利希在施洗约翰节之后和母亲踏上前往奥格斯堡的旅程，走上“内心观照之路(第 44 页)”，
正因此，小说具有强烈的“内倾化”特征，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成长小说。 

亨利希一路倾听的故事都与历史、自然和诗相关。亨利希在老矿工等人的陪同下进入隐士霍恩措伦

的岩洞，父亲梦中的图像：“老人”、“灯”、“长袍”、“雕塑”、“书籍”一一出现在亨利希的真

实经历中，梦境图像与小说现实发生交叠。与隐士关于自然、历史和诗的交谈使亨利希感觉“自己充满

预感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发展(第 94 页)”，他随后在岩洞中读到的普罗旺斯语写成的书又成为将他成为诗

人的另一关键。亨利希在书中发现了穿着古代服装的父母、图林根的侯爵夫妇、宫廷神父等熟人，看到

了洞穴、隐士和矿工，他还看到“自己时而在皇帝的宫廷里，时而在游艇上，时而与一位美丽与苗条的

姑娘亲密拥抱(第 95 页)”；书中描绘的情境曾在亨利希第一个梦中出现，梦境图像在岩洞中延展开来，

梦与书的联系更加明确：“有几个他梦中的人物让他既惊奇又身心喜悦(第 96 页)”。书讲述了发生在过

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中的平行事件——一个诗人的生平。直到亨利希惊奇地发现与自己酷似的人其

实就是自己，亨利希这才意识到自身就是那个诗人。在奥格斯堡偶遇的欢筵中，亨利希以诗人的热情抒

发对玛蒂尔德的爱，“他竟如此能言善道，他的思想既丰富又生动(第 106 页)”，自此，亨利希的诗人天

性被真正激发。 
梦境向亨利希展现了诗的国度，唯有拥有“发现世界的钥匙”[9]，才能够开启这个新世界。诺瓦利

斯认为，在诺瓦利斯笔下，诗人“集先知和祭祀、医师和立法者于一身，就连更高的诸神也在他们那魔

法艺术的吸引下来到凡间，向他们传授未来的奥秘，昭示万物的均衡及其自然造化，以及数字、植物和

一切造物的内在德性与效力。(第 47 页)”诗人能探知生命和猜透自然的奥秘，靠的是“坦诚的心”和“灵

敏的思考和关照(第 112 页)”；唯有诗人是历史的救世主，诗人和上帝最为贴近。 
诺瓦利斯将梦统一于诗，梦境本身就是有诗性的，梦带有奇异之物的光辉；诗同时也是梦，充满神

秘与想象。诗即心灵的表现，是内在世界的全部。正如蒂克在“关于续集的报道”中所指出的：“他的

创作不是为了描述这个或那个事件，理解诗的一个方面，并通过任务和故事对此加以解释，而是旨在道

出诗的真正的本质，澄清诗的最内在的目的……自然、历史、战争和市民生活，连同最寻常的事件都将

化作诗，因为诗正是那种激活一切事物的精神(第 161 页)”。具有构建功能的梦境叙事架起了小说现实与

诗之国度的桥梁，梦境成功预言了小说现实的发展，小说现实也多次印证了梦境的真实性，诺瓦利斯笔

下的超验世界成为可见可感的真实存在，梦境图像强化了诗之主题。 

4. 梦境叙事通往故乡 

父子两人梦境中出现过完全一致的意象：“山顶”、“草地”、“岩洞”、“水池/喷泉”、“花朵

/蓝花”、“远方/无数时代/死而复生”，这些意象共同指向了父亲口中的“天国”——即诺瓦利斯体系

中的“黄金时代”。父亲的梦通过亨利希的梦得以延展，梦的强大预言性在作品中是不言而喻的。梦境

中出现“岩洞”、“白发老人”、“大理石雕刻的美若天仙的姑娘”，这些都变成亨利希旅途中的真实

所见，正是通过对梦境的真实体验，亨利希才获得梦的真谛。 
亨利希到达奥格斯堡爱上玛蒂尔德之后，梦见爱人被“蓝色河流(第 108 页)”卷入水底，他走入一个

陌生的地方，“花卉树木向他娓娓絮语”，“他的心情渐渐愉快起来，仿佛回到了故乡(第 109 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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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去的爱人重逢，“蓝色的河流在他们头顶轻轻流淌(第 109 页)”。这个陌生的地方正是人类的故乡—

—黄金时代，此时它还只出现于亨利希白日的梦境，按照父亲梦中老人的提示——“你将在山顶上找到

它(蓝花)，把它采下来(第 40 页)”——它将在小说第二部实现。亨利希的经历印证了隐士的话：“只要

你们的目光牢牢地盯住天堂，你们就永远不会迷失那通向你们故乡的道路(第 96 页)”。 
小说中多次出现“故乡”，正是通过梦境叙事逐渐向亨利希开启了一条“归乡”之路：他历经“恍

若在天堂(第 107 页)”——“在我们父母这里(第 109 页)”——“永远在还乡(第 152 页)”的体验，才“真

正认识自己的故乡(第 154 页)”，“他返归自己的心灵，就像回到一个古老的故乡(第 164 页)”。 
作为诗人，诺瓦利斯的梦境图像超出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单纯心理反照的范畴，梦被塑造为诗意想象

的对象。他将梦境置于一个更高的诗学范畴，使之成为一种“质的强化”[10]。他认为，“梦境将我们的

灵魂极轻松地进入每一个物体——又立刻变成它”[11]，即通过梦境图像使生活“诗意化”。按照诺瓦利

斯的文学实验，诗意化的目标就在于重构永恒的“黄金时代”。在小说中，梦境就是“黄金时代”的神

性启示，是除上帝之外，人与“黄金时代”相联系的纽带，爱与诗是使人进入黄金时代的“钥匙”。因

此，整部小说中，梦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梦像一面镜子，为亨利希和诗人诺瓦利斯映照出超验世界，

而这超验世界恰恰需要走入内心。梦与这个更高世界相关联，在这个世界中，四季和睦，睡眠与清醒、

青年与老年、生与死、过去与未来成为同一。“我们的生活不是梦——它却应该并将可能成为梦”[12]。
从根本上讲，“梦”是诺瓦利斯诗化生活的方式，是人类返回故乡、进入黄金时代的媒介。 

同梦境一样，作品中出现的童话也极具“预言性”。童话是自然同神性世界的一种混合，应该成为

诗之神化的形式。童话世界天生具备“黄金时代”的特质——人能同自然和动植物交谈；在小说中，梦

境帮助亨利希进入神性世界，童话则以象征的手法对其进行表达。梦境与童话不单单成为极具想象力的

变化万千的意向及象征的集合，在梦境和童话中能够倾听到同一种语言——人类灵魂的“原语言”[13]，
这种语言只有上帝会说。在人类的“初始状态(Urzustand)”——过去的“黄金时代”，人类同自然与上

帝有着最单纯的关系。诺瓦利斯对“黄金时代”充满向往，他在亨利希和父亲的梦境中使其不断重现，

并期望他们在梦境的指引下，最终重返故乡。 

5. 结语 

随着亨利希找到爱、找到诗并重返人类的故乡，“宇宙化为梦，梦化为宇宙(第 145 页)”，“黄金时

代”得以复归。诺瓦利斯通过这部文学实验小说实现了自己“诗化生活”的浪漫主张：整个生活本身成

为了诗，借助诗来实现“原初的意义”。父子二人的梦看似巧合，却是诺瓦利斯有意为之。两代人的梦

帮助亨利希认识自己、走向内心并最终成熟为诗人，使人类重建与天国之间的联系，并进入未来的“黄

金时代”。梦境图像构建超验世界，亨利希借助梦境叙事获悉其中的奥秘。正如诺瓦利斯所说：“梦常

常意味深远，具有预见性，因为它是自然灵魂发展的产物，且以联想为基础。它与文学同等重要，但正

因为如此，它的深远意味也毫无规律可循，因而是完全自由的。”[14]。 
一方面，梦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另一方面，诺瓦利斯通过梦境，具象表达爱、诗与还乡主题，通

过梦境叙事使超验世界成为可见世界，进而展作家其浪漫诗学的本质。 

基金项目 

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 2023 年度课题，“新文科背景下德语笔译课程融合型教学模式的探

索与创新”，项目编号：SGH23Y2203 

参考文献 
[1] Meier, A. (2005) Zeugung im Schlaf. Die Erzählbarkeit des Traums in romantischer Poesie. In Alt, P.-A. and Leiteritz,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1003


麻蕾 
 

 

DOI: 10.12677/wls.2024.121003 19 世界文学研究 
 

C., Eds., Traum-Diskurse der Romantik, De Gruyter, Berlin, S.3-47, S.39.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24527.33 

[2] 杨铖. 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J]. 法国研究, 2011(4): 33. 

[3] 林克[译]. 奥夫特尔丁根[M]//刘小枫, 主编.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40.  

[4] 谷裕. 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78. 

[5] 谷裕. 现代市民史诗——19 世纪德语小说研究[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37, 169. 

[6] 伍尔灵斯. 《奥夫特尔丁根》解析[M]//刘小枫, 主编, 林克, 译.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北
京: 华夏出版, 2008: 211. 

[7] 加比托娃. 德国浪漫哲学[M]. 王念宁,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184. 
[8] Novalis (1987) Noalis Werke (Beck’s kommentierte Klassiker). In von Gerhard, S., Ed.,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S.312. 
[9] Leroz, R. and Pastor, E. (1979) Die Initiation des romantischen Dichters. Der Anfang von Novalis’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In Ribbat, E., Ed., Romantik. Ein. literature wissenschaftliches. Studienbuch, Athenaum, Königstein, 
S.43. 

[10] 诺瓦利斯. 诺瓦利斯作品选集[M]. 林克,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273. 
[11] Novalis (1978) Das philosophisch-theoretische Werk. In Mähl, H.-J. Ed., Werke, Tagebücher und Brief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Band 2,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 S.543f. 
[12] Richard Samuel and Novalis (1963)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In von Wiese, B., Ed., Der deutsche Roman-von Barock 

bis zur Gegenwart, August Bagel Verlag, Düsseldorf, S.270. 
[13] Weideskampf, I. (1967) Traum und Wirklichkeit in der Romantik und bei Heine. Johnson Repr., New York, S.25. 
[14] Novalis (1983) Schriften. Das philosophische Werk 2. Kohlhammer, Stuttgart, S.693.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1003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24527.33

	浪漫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的梦境叙事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the Dream Narration in the Romance Novel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梦境叙事表现爱
	3. 梦境叙事展现诗
	4. 梦境叙事通往故乡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